
第50卷 第1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1月
Vol.50 No.1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an.2024

DOI:10.13718/j.cnki.xdsk.2024.01.009 经济与管理

乡村人力资本促进了农民共同富裕吗?
向 栩,温 涛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完美收官和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双超”显著改善了城乡收入差

距。内部差距是收入差距的重要维度,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样,也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应有之义。基于CRERFS2021调研数据,通过RIF回归分析方法,从乡村人力资本视角探索农户增

收缩差路径。研究发现:乡村人力资本变化既有助于“富裕”,也有助于“共享”,不仅提升了农户收入,而且

对低收入农户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中、高收入农户,成为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通过分解不

同收入来源发现,乡村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工资性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对其他渠道收入变化的影响不

显著;相较于其他类型资本,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具包容性,成为更能改善低收入农户状况的“穷人的资本”;

劳动力流动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人力资本发挥农户收入分配效应的重要条件,激励了乡村人力资本的

增收效应。最后从发展乡村教育、培养高素质农民和鼓励劳动力流动方面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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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全国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农”面貌焕然一新,农业农村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压舱石”,农村

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定盘星”,推动农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指引和根本所在。因此,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

条件和应有之义。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21世纪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农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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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却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谢玲红和魏国学从更长的历史视角进行判断,也证实了我

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从未出现过趋势性缩小阶段[2]。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已经和城乡收入差距一

样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攻克的难题。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不仅阻碍农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还会引发农村贫困加剧和社会不

稳定等各种负面问题[3]。保持合理适度的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4],但收入差距

过大或增长过快会影响收入分配公平,进而威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5]。尤其是在新发展阶段,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外部环境已经改变,在全体人民着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缩小农村内部

收入差距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任务,也被赋予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求。调

查显示,2021年我国农户收入差距较大,部分最低收入组家庭的人均收入甚至低于当年的贫困

线,低收入农户致贫和脱贫不稳定户返贫风险较大①。因此,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是缩小农村收

入差距、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必要前提②。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就在于“提低”,“提低”

既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有助于“扩中”,推动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

群体转变,同时还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

一般而言,金融资本被认为是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重要变量。温涛等认为金融资本是实

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要素配置之一[6]。金融扶贫和正规金融发展也显著促进了贫困人口脱

贫增收,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7-8]。然而,农村金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机制[9],精英农

户更容易获取外源融资及其收益,加剧了农村内部不平等现象[10]。金融资本表现出明显的“益
富”特征[11],未能成为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资本要素[12]。其实,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户的增收

效应主要作用于短期,长期内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13]。也就是说,在完善的市场机制

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会使得高人力资本劳动力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通过

对人自身投资获得的后天经济能力非同小可,其能量之大,足以改变工资结构及劳动与财产收入

的相对数额[14]。Romer用内生增长理论解释新的发展状态,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提出

经济增长跟人力资本关系密切,认为提升人力资本是帮助落后经济体远离“低收入陷阱”的有效

手段[15]。李鹏认为乡村教育通过赋能人力资本,以益贫式增长的方式服务乡村发展,进而促进

共同富裕[16]。实证检验也证实,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发展轨迹均符合内生增长理论

关于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关系的阐述[17-18]。

同样,人力资本理论可以被应用到农户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之中。有效提升低收入农户收

入的基础是准确认识农户收入来源。基于林万龙和纪晓凯的研究成果(如图1)可以发现,工资

性收入是农户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且脱贫户中越高收入组别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越大,20%高

收入组家庭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达到62.3%,5%低收入组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仅为

41.4%;类似地,突发严重困难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工资性收入比例明显低于整体平均水平[20]。

也就是说,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不仅能提升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还有可能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

高收入群体转变,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是对就业人员劳动的报酬,受就业者人力

资本的影响[21]。因此,在林万龙和纪晓凯的基础上,我们猜想,乡村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户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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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笔者所在的“智能金融与乡村数字经济研究团队”受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委托对2021年重庆、湖南、贵州、四川、

云南5省(直辖市)农户收入情况的调查,20%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的人均收入6280.99元,仅为20%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的人均收

入22916.11元的27.41%;脱贫户的人均收入8692.80元,仅为普通农户人均收入27553.08元的31.55%。

事实上,“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保持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更快”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农村内部。农民收入保持

快速增长,而且增速要高于城镇2个百分点以上,才能使我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从现实来看,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7131元,实际增长3.8%,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6个百分点。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实际增长

9.7%,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6个百分点。强调农村内部的“提低”是为了在整体增长同时,提低保底。



性收入可以弥补帮扶政策“渐退”造成的农户收入缺口,也可以降低低收入农户对转移性收入的

依赖性,缩小帮扶政策“渐进”范围,以“授人以渔”的方式改善低收入群体状况,从而促进农民共

同富裕。

  注:资料来源于林万龙和纪晓凯的研究结果。原作者强调不同收入组别家庭对转移性收入有较大差别的依赖程度,

并提出特惠帮扶政策对于稳定脱贫户应当“渐退”,而对于部分低收入群体应当“渐进”

图1 不同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比较(2021年)

现有研究中,直接讨论人力资本对农户增收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文献较为缺乏。从增收

方面来看,相关研究侧重于人力资本在正规借贷、农地休耕、互联网深化促进农户增收过程中的

中介和调节作用[22-23]。也有不少学者对比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户增收具有

明显的相对重要性,所以重点关注社会资本的减贫增收效应[24-25],忽视了相对贫困是源于低收入

人群心力资本低、人力资本弱、社会资本乏等多重因素的叠加[26]。还有学者分析了教育带来的

人力资本提升对增加脱贫家庭生计来源以及降低其生计风险的贡献[27]。最为相近的是程名望

等的研究,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深入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增收

和农村减贫的作用、影响路径和变化趋势,但其关注重点在于统计分析,缺少关于二者的理论阐

释,且数据来源相对陈旧,不能作为新时期农民共同富裕研究的经验证据[28-29]。从农村内部收入

差距来看,一些研究在探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过程中,将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得到

了人力资本扩大或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30-32]。更多学者在人力资本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33-35]。关注人力资本与农户增收或农户收入差距单

一关系的文献尚且不足,同时考察人力资本的农户增收效应与平衡效应的文献更是寥寥。
本文将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乡村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能否在

更大程度上惠及低收入农户,在增收的同时发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作用,进而促进农民共同

富裕。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本文对比了乡村人力资本

对不同来源收入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工资性收入是人力资本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

主要途径;其次,本文检验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

用效果,发现人力资本对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最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加显著,成为能够发挥

“益贫”作用的“穷人的资本”,而低收入农户并不会更多地获益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

本。在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共同富裕过程中,找准关键因素,才能真正找准解决方

案。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发现人力资本正是缩小农村内

部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并实证检验其作用效果和调节效应,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提出有用建议。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从收入和分配两个方面分析乡村人力资本在促进农户增收的同时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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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理论机制,阐述乡村人力资本通过增长效应和平衡效应改善农村低收入群体状况、推动农民

共同富裕的作用过程,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乡村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

埃里克·尼尔森将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理念定义为,个人拥有的一系列技能和特质能在劳

动力市场上获得回报。在这个解释下,工资可以被看作人力资本的回报,这使得人力资本可以解

释收入增长和分配差异。内生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重要途径,进而

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包括知识、健康和能力等)具有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结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还总结了以下乡村人力资本促进收入增长的理论依据:首先,

乡村人力资本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促进农户收入增长。舒尔茨详细阐述了

传统农业落后、无法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认为农业现代化转型是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有效

手段,并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措施[36]。他将现代农业发展归功于凝结着现代技术的新生

产要素的增加,但农户是否愿意投入新技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意愿,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户观念

相对传统,限制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然而,人力资本决定了劳动力的技能创新能力和技术扩散能

力[37]。农户人力资本提高,不仅有助于开阔视野、转变传统观念,也能提高农户掌握和应用新技

术的能力,从而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实现增收。其次,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干中

学”能力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乡村人力资本提升了外出务工劳动力的非农求职能力,高人力资本

农户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为“干中学”提供了基础。同时,高人力资本农户学习能力更强,

提高了“干中学”效率,随着经验积累,工作熟练度进一步提升,后期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回报。

乡村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限制。舒尔茨认为,劳动力

流动本身就是一项投资行为,只有当劳动者认为流动会带来更大利益,即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

时才会选择[38]。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为劳动力流动创造了动力。同时,现代

科技发展极大改善了交通和通讯,也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39]。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劳动力流动起到首要作

用[40]。因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包括优化户籍制度、推动用工制

度改革、完善社保体系等,积极消除流动障碍,拓展流动空间。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引导劳动力合理畅通有序流

动。所以,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政策缓解了二元体制对人力资本增收效应的阻碍作用,外出务工成为

农村居民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实现收入增长的基础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乡村人力资本能够提升农户家庭收入。

H2:劳动力流动程度越高,乡村人力资本提升农户收入的作用越明显。

(二)乡村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

本文将农村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经济系统,构造了一个包含内部收入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的

理论模型。为了体现内部收入差异,本文假设农村内部存在从事现代产业和传统农业的两个生

产部门。因为现代产业和传统农业存在生产率上的差异,所以将从事现代产业的农村居民作为

期初农村内部的高收入群体,将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村居民作为低收入群体。为了体现人力资本

差异,本文将农村劳动力分为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两类。提升乡村人力资本可以改善

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促使低技能劳动力转变为高技能劳动力。需要提到的是,部分原本从事传

统农业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会选择转向现代产业部门,而现代产业部门同样有劳

动密集型工作,会吸纳一部分低技能劳动力。

现代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将农村内部的现代化部门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部门,现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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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既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作,也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工

作。假设现代产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常替代弹性(CES)形式,具体表达式为:

Y1t=[λ(A1tmLt)α +(1-λ)(A1tHt)α]
1
α (1)

其中,下标1代表现代产业部门,t代表时期。Y1t为t时期现代产业部门的总产出,λ为生产

要素所占的比例,A1t为表示t时期现代产业部门的平均技术水平,m 表示现代产业部门中的低

技能劳动力占总体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Lt 表示t时期农村低技能劳动力总量,则mLt 表示t
时期现代产业部门中低技能劳动力总量,Ht 是t时期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总量。值得注意的是,

Ht 和Lt 并非固定不变的,乡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

(Ht 增大,Lt 减小),使得 Ht 与Lt 的比值增加,这是人力资本进入模型的主要途径。

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传统农业以小农经营模式为主,具有结构单一、规模小、水平低

等特点。因为传统农业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要求不高,所以假设传统农业部门不吸纳高技能劳

动力,并将传统农业部门的产出设定为低技能劳动力数量的线性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Y2t=A2t(1-m)Lt (2)

其中,下标2代表传统农业部门,t代表时期。Y2t表示传统农业部门在t时期的总产出,A2t

为t时期传统农业部门的平均技术水平,(1-m)Lt 表示t时期传统农业部门中低技能劳动力总量。

在竞争性市场中,劳动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根据式(1)可以得到现代产业部门中的高

收入群体工资率为:

ωh =(1-λ)Y1-α
1t Aα

1tHα-1
t (3)

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率为:

ω1t=λY1-α
1t (mA1t)αLt

α-1 (4)

为了便于计算,本文假设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率ω1t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率ω2 之比

为常数k(k>1)。这一假设反映了前文提到的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也
正是因为现代产业部门工资率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者才有转型动力。根据假设有如下关系

成立:

ω2=A2t=
1
kω1t (5)

因为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到现代产业部门的比例为m,则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工资率可以表示

为ω1t和ω2 的加权平均值,即:

ωl=mω1t+(1-m)ω2=
(1-m+mk)ω1t

k
(6)

接下来,本文用农村高收入群体工资率ωh 与低收入群体工资率ωl 的比值来衡量农村内部

收入差距G,结合式(3)和式(6)可得:

G=
ωh

ωl
=
1-λ
λ

k
1+(k-1)m1+α

Ht

Lt

æ

è
ç

ö

ø
÷

α-1

(7)

前文提到,人力资本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化,使得 Ht 与Lt 的比值增大是

其进入模型的主要途径。因此,本文令R=Ht/Lt,用来测度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越高,越多

的低技能劳动力转化为高技能劳动力,那么R 的值自然越大。

为了考察人力资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本文求解内部收入差距G 对人力资本

R 的偏导,可得:

∂G
∂R= α-1( )
︸

<0

1-λ
λ
︸
>0

k
1+ k-1( )m1+α

  
>0

Ht

Lt

æ

è
ç

ö

ø
÷

α-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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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8)可以看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G 对人力资本R 的偏导为负值,表明随着人力资本的

提升,农村内部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转化为高技能劳动力,这改善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综

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乡村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利于推动农民共同富裕。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乡村人力资本的收入增长效应,本文构造了如下计量模型:

lnINCOME=α0+α1HC+∑αkXk +ε (9)

其中,被解释变量lnINCOME 是农户家庭全年人均总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 HC 是乡村人

力资本,用户主受教育年限来刻画;X 是一系列能够影响农户收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户家庭特

征、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具体而言,农户家庭特征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劳动力

比例、外出务工人数、是否脱贫户①和抚养负担,社会资本包括是否加入合作社、户主是否党员、

是否有官员亲友,物质资本包括土地面积和房屋价值,金融资本包括银行存款和家庭与金融机构

距离,具体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α1 是本文最为关注的估计系数,若其显著为

正,则表明乡村人力资本具有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反之,则不能说明乡村人力资本与农户

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家庭收入 人均总收入 家庭全年人均总收入(元/人,对数) 9.694 0.946
人均工资性收入 家庭全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元/人,对数) 9.424 0.908
人均经营性收入 家庭全年人均经营性收入(元/人,对数) 9.379 2.094
人均财产性收入 家庭全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元/人,对数) 5.233 2.133
人均转移性收入 家庭全年人均转移性收入(元/人,对数) 6.429 1.624

人力资本 户主受教育年限
小学及以下=6;初中=9;高中或中专=12;本科或大专=
16;研究生及以上=19 9.678 3.010

最高受教育年限 同上 13.387 2.972
技能培训 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是=1,否=0 0.543 0.499

家庭特征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性=1,女性=0 0.894 0.308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52.973 9.215
劳动力比例 家庭劳动力人数与家庭总人口之比(%) 0.408 0.280
外出务工人数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人) 0.778 0.767
脱贫户 家庭是否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是=1,否=0 0.071 0.257
抚养负担 18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0.305 0.262

社会资本 合作社 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或农业企业:是=1,否=0 0.261 0.440
户主党员 户主是否是中共党员:是=1,否=0 0.041 0.198
官员亲友 是否有家庭或亲戚担任公职人员:是=1,否=0 0.292 0.455

物质资本 土地面积 家庭自有土地面积(亩) 5.229 5.845
房屋价值 家庭住房总价值(元,对数) 11.096 1.425

金融资本 银行存款 家庭银行存款余额(万元) 4.139 7.186
金融机构距离 家庭与最近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的距离(公里) 3.244 3.522

  为了检验乡村人力资本的收入平衡效应,本文选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进行

实证分析。由于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的是实地调查的截面数据,在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时只能

算出一个反映整个调查地区2021年的基尼系数,无法刻画其变化特征。RIF回归方法能有效解

决这一困境,在RIF回归中,当被解释变量的统计量为基尼系数、分位距等反映不平等的指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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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观测到解释变量总体均值变化对被解释变量总体不平等性的影响[41]。而且,RIF回归还能

避免实证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42]。因此,RIF回归方法在群体收入的不平等研究中被广泛使

用。在实际的实证过程中,本文选择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为农户收入不

平等的解释变量,并且对家庭特征进行了控制。

RIF回归的定义表达式为:

RIF(y,v(Fy))=v(Fy)+IF(y,v(Fy)) (10)

其中,v(Fy)表示y的各种统计量;IF(y,v(Fy))反应了观测值yi 的微小变动如何影响统

计量v(Fy),被称为y的影响函数(InfluenceFunction)。RIF回归反映的是当Fy 和v(Fy)给定

时,yi 对v(Fy)的相对贡献情况。
表2 乡村人力资本与农户人均总收入

变量
(1) (2) (3) (4) (5)

人均总收入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37*** 0.043*** 0.037*** 0.033*** 0.024**
(0.012) (0.010) (0.010) (0.012) (0.011)

户主性别 -0.153** -0.165** -0.180** -0.142**
(0.065) (0.067) (0.075) (0.070)

户主年龄 0.005 0.004 0.005 0.006
(0.003) (0.003) (0.004) (0.004)

劳动力比例 1.346*** 1.344*** 1.397*** 1.369***
(0.153) (0.149) (0.156) (0.184)

外出务工人数 0.120*** 0.102** 0.090** 0.094**
(0.042) (0.042) (0.043) (0.041)

抚养负担 0.100 0.089 0.067 0.114
(0.109) (0.110) (0.118) (0.112)

脱贫户 -0.471*** -0.468*** -0.405*** -0.372***
(0.104) (0.104) (0.118) (0.109)

户主党员 0.016 0.048 0.089
(0.154) (0.175) (0.172)

官员亲友 0.149** 0.160** 0.132*
(0.071) (0.077) (0.076)

合作社 0.208*** 0.205*** 0.163**
(0.071) (0.077) (0.075)

土地面积 -0.001 0.002
(0.006) (0.006)

房屋价值 0.053** 0.060**
(0.026) (0.024)

银行存款 0.034***
(0.007)

金融机构距离 -0.002
(0.008)

截距项 9.332*** 8.450*** 8.473*** 7.865*** 7.703***
(0.120) (0.246) (0.247) (0.421) (0.393)

样本量 689 686 686 579 578
R2 0.014 0.230 0.244 0.242 0.29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基于RIF回归方法,本文构建了如下反映乡村人力资本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果关系的计

量模型:

RIF(income,v(Fincome))=β0+β1HC+∑βkXk+ε (11)

其中,RIF(income,v(Fincome))是构造的用于衡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系列RIF统计量,

包括第90个分位数和第10个分位数之间的对数工资差距(iqr(9010))和工资比率(iqrtio
(9010))、最富有的10%人和最贫穷的10%人的工资比率(iqsr(1090))、农户人均收入的基尼系

数(Gini)和人均收入对数的方差(Variance);HC 和X 的设定一致于模型(9)。β1 衡量了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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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若β1 显著为负,则表明人力资本具有缩小城乡内部收入差

距的作用;反之,则表明人力资本并不存在收入平衡效应。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调查数据(ChinaRuralEconomyandRural

FinanceSurvey,CRERFS)。该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委托西南大学智能金融与

乡村数字经济研究团队开展的微观调查项目,重点关注新时期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推进情况,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家庭特征、生产经营行为、收入分配情况和数字

金融使用等信息。为了保证实证数据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调查地区农户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的

关系,本文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一、剔除家庭全年总收入小于或等于0的样本;二、剔除

家庭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之和小于或等于0的样本;三、剔除家庭中无适龄劳动力①的样

本;四、剔除其他重要变量存在严重缺失的样本;五、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论的影响,对连续

型变量进行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

四、实证结果

(一)乡村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

表2反映了乡村人力资本收入增长效应的回归结果。回归过程中,通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

的方法来增加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列(1)是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家庭人均总收入的一元线性回归

结果,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乡村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提升农

户收入。之后各列是逐步将家庭特征、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相关变量引入模型的多元

线性回归结果。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户主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逐渐降低,但仍然显著为

正,表明在控制能够影响农户收入的其他变量之后,乡村人力资本的收入增长效应依然显著存

在。研究假设 H1得以验证。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家庭特征变量中的劳动力比例和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农户

收入,而女性户主会抑制农户收入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非贫困户,脱贫户的收入增长幅度

更小,如何更有效地促进脱贫户的收入增长、防止脱贫户返贫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关

注的问题。社会资本方面,拥有官员亲友和加入合作社的家庭人均收入会显著提高,而户主是否

是党员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物质资本方面,房屋价值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而土地面积

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本方面,农户家庭银行存款越大,收入水平越高,但与金融机构的距离并

不会显著影响其收入水平。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乡村人力资本对农户具有收入增长效应,但无法获悉通过何种收入渠

道来影响总收入。接下来,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将总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

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估计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不同渠道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报

告在表3中。由列(1)可知,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5%的统计

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乡村人力资本提升能促进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这与赵海和彭代

彦 [43]的基本结论相一致。列(2)至列(4)中户主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未

观测到人力资本与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经营性收

入来自于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起初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依赖于组织起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随着

农村互联网的发展,现阶段影响经营性收入最明显、最直接的因素是互联网[44];财富积累是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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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的根本来源,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手段在于提升其财富积累和拓宽投资渠道,

相较而言,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不明显;转移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转移支付[45],是收入再分配

的主要形式[46],因此农户转移性收入的变化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受人力资本的影响有限。总而

言之,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工资性收入的途径来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与前文理论机制中的说法自洽。
表3 乡村人力资本与不同来源人均收入

变量
(1) (2) (3) (4)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25** -0.107 -0.010 0.021
(0.010) (0.091) (0.050) (0.032)

户主性别 -0.100 0.177 -0.395 0.029
(0.065) (0.555) (0.302) (0.168)

户主年龄 0.006* -0.016 0.023 0.029***
(0.004) (0.021) (0.016) (0.008)

劳动力比例 1.575*** -1.764 0.291 0.918**
(0.234) (1.625) (0.405) (0.453)

外出务工人数 0.151*** 0.007 -0.409** -0.118
(0.037) (0.275) (0.195) (0.113)

抚养负担 0.073 -1.458 -1.545*** 1.549***
(0.108) (1.331) (0.528) (0.375)

脱贫户 -0.288*** -1.350 -0.733 0.211
(0.108) (0.859) (0.702) (0.307)

户主党员 -0.101 -1.915 0.280 0.463
(0.149) (1.518) (0.464) (0.452)

官员亲友 0.078 0.566 0.891*** 0.049
(0.069) (0.510) (0.305) (0.179)

合作社 0.167** 0.809** -0.232 -0.029
(0.071) (0.373) (0.324) (0.216)

土地面积 0.006 -0.026 0.009 0.005
(0.006) (0.050) (0.031) (0.011)

房屋价值 0.041* 0.088 0.163 -0.023
(0.022) (0.117) (0.110) (0.058)

银行存款 0.021*** 0.066*** 0.104*** 0.009
(0.006) (0.021) (0.015) (0.011)

金融机构距离 0.007 -0.117 -0.000 -0.016
(0.007) (0.120) (0.049) (0.025)

截距项 7.469*** 11.023*** 2.150 4.083***
(0.395) (2.687) (1.571) (0.899)

样本量 578 102 174 345
R2 0.339 0.223 0.286 0.109

  (二)乡村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

为了检验人力资本是否更有助于提升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本文考察了乡村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通过选取5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

(10%、25%、50%、75%和90%),采用RIF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各分位点上乡村人力资本与农

户人均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报告在表4中。

可以看到,在25%分位点以下,乡村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且对于收入

最低的10%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其回报率(0.082)是25%分位点上(0.036)农户的2.28
倍。50%及以上分位点上的估计系数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不明显。也

就是说,乡村人力资本对低收入农户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尤其是对于最低收入群体),对高收入

农户的增收效应不显著,因此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也缩减了收入不平等,发挥了缩小农村内部

收入差距的平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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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乡村人力资本增长效应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Q10 Q25 Q50 Q75 Q90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82*** 0.036** 0.009 0.019 -0.018

(0.029) (0.018) (0.015) (0.015) (0.021)
户主性别 -0.310* -0.249** -0.110 -0.073 -0.004

(0.173) (0.107) (0.089) (0.089) (0.128)
户主年龄 0.011 0.002 0.013*** 0.004 -0.008

(0.009) (0.006) (0.005) (0.005) (0.007)
劳动力比例 0.994*** 0.857*** 1.517*** 1.539*** 1.815***

(0.314) (0.195) (0.162) (0.161) (0.233)
外出务工人数 0.147 0.192*** 0.087 0.119** 0.052

(0.108) (0.067) (0.056) (0.055) (0.080)
抚养负担 0.171 0.126 0.110 0.158 0.386*

(0.304) (0.189) (0.157) (0.156) (0.226)
贫困户 -0.468 -0.396** -0.341** -0.297* -0.283

(0.313) (0.194) (0.161) (0.161) (0.232)
户主党员 -0.035 0.147 -0.038 0.150 0.318

(0.415) (0.258) (0.214) (0.213) (0.308)
官员亲友 0.225 0.065 0.119 0.090 0.183

(0.181) (0.112) (0.093) (0.093) (0.134)
合作社 0.260 0.262** 0.156* 0.078 0.124

(0.182) (0.113) (0.094) (0.094) (0.135)
土地面积 -0.005 0.003 0.002 -0.004 -0.003

(0.014) (0.009) (0.007) (0.007) (0.010)
房屋价值 0.076 0.054 0.063** 0.035 0.061

(0.057) (0.035) (0.029) (0.029) (0.042)
银行存款 0.023* 0.022*** 0.026*** 0.026*** 0.051***

(0.012) (0.008) (0.006) (0.006) (0.009)
金融机构距离 0.019 0.017 -0.001 -0.008 -0.012

(0.022) (0.014) (0.012) (0.011) (0.017)
截距项 0.476*** 0.217 -0.483** -0.340* -0.089

(0.143) (0.005) (0.222) (0.193) 0.139
样本量 578 578 578 578 578
R2 0.072 0.139 0.199 0.195 0.129

  为了更加准确地测度乡村人力资本在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接下来依据模型

(11)的做法,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中寻找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乡村人力资本能显著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物质资本和社会资

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恒为负,且在统计上不显著。金融资本中的银行存款会扩大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但仅在OLS标准误下显著,金融机构距离可以缩小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和

方差,可能会对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产生有益影响。具体来看人力资本的影响,户主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增加一年,第90个分位数和第10个分位数之间的对数工资差距和工资比率将下降

5.27%(-0.115/2.183)和12.47%(-1.105/8.864),最富有的10%人和最贫穷的10%人的工资

比率将下降1.12%(-0.016/1.432),农户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下降3.77%(-0.002/0.053)。

人均收入对数的方差或许也会随受教育年限的上升而下降,但这种关系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假设 H3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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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变量

(1) (2) (3) (4) (5)

ln人均收入
iqr(9010)

人均收入
iqrtio(9010)

人均收入
iqsr(1090)

人均收入
Gini

ln人均收入
Variance

人力资本 户主受教育年限 -0.115 -1.105 -0.016 -0.002 -0.041
Default (0.038)*** (0.332)*** (0.009)* (0.001)** (0.025)

Robust (0.036)*** (0.337)*** (0.008)** (0.01)** (0.025)

Bootstrap (0.040)*** (0.379)*** (0.009)* (0.001)* (0.027)
物质资本 土地面积 -0.011 0.097 0.005 -0.001 0.011

Default (0.018) (0.166) (0.004) (0.01) (0.012)

Robust (0.019) (0.179) (0.004) (0.01) (0.011)

Bootstrap (0.020) (0.188) (0.004) (0.001) (0.012)
房屋价值 -0.059 -0.696 0.008 0.001 0.029
Default (0.073) (0.690) (0.017) (0.001) (0.051)

Robust (0.074) (0.690) (0.018) (0.002) (0.056)

Bootstrap (0.078) (0.723) (0.019) (0.002) (0.056)
社会资本 官员亲友 0.065 0.184 0.016 0.002 0.058

Default (0.230) (2.177) (0.053) (0.005) (0.159)

Robust (0.236) (2.198) (0.053) (0.005) (0.155)

Bootstrap (0.253) (2.303) (0.058) (0.005) (0.160)
户主党员 -0.224 -2.166 -0.034 -0.007 -0.200
Default (0.554) (5.246) (0.127) (0.011) (0.368)

Robust (0.502) (4.721) (0.130) (0.010) (0.327)

Bootstrap (0.514) (4.730) (0.147) (0.012) (0.375)
合作社 -0.158 -1.732 -0.015 -0.004 -0.064
Default (0.239) (2.193) (0.053) (0.005) (0.154)

Robust (0.233) (2.169) (0.056) (0.005) (0.168)

Bootstrap (0.233) (2.124) (0.060) (0.005) (0.175)
金融资本 银行存款 0.028 0.190 0.009 0.001 0.035

Default (0.016)** (0.149) (0.004)** (0.001)** (0.010)***

Robust (0.018) (0.159) (0.006) (0.001) (0.021)

Bootstrap (0.021) (0.199) (0.006) (0.001) (0.022)
金融机构距离 -0.039 -0.370 -0.013 -0.001 -0.036
Default (0.029) (0.274) (0.007)** (0.001)* (0.019)*

Robust (0.028) (0.266) (0.006)** (0.001)** (0.016)**

Bootstrap (0.033) (0.325) (0.006)** (0.001*) (0.017)**

截距项 3.869 27.101 1.469 0.066 0.862
Default (0.901)*** (8.526)*** (0.199)*** (0.017)*** (0.578)*

Robust (0.883)*** (8.325)*** (0.212)*** (0.017)*** (0.611)

Bootstrap (0.947)*** (8.828)*** (0.204)*** (0.018)*** (0.613)

Avg.RIF 2.183 8.864 1.432 0.053 0.889
样本量 551 551 551 551 551
R2 0.238 0.236 0.193 0.228 0.207

  注:Firpoetal.(2009)建议当统计数据与无条件分位数相关时,应采用Bootstrap标准误,或至少采用稳健标准误,为增强回归结果稳

健性,表中报告了三种形式的标准误:OLS标准误(Default)、稳健标准误(Robust)和基于500次重复的Bootstrap标准误(Bootstrap)

(三)稳健性检验

即使前文的分类回归、分样本回归和多种形式标准误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研究结论

的可信性,本文仍然通过更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是,用“家庭最高受教

育年限”和“近3年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作为乡村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重新测度乡村人力资本

对农户收入增长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方面,家庭的生产决策并非仅取决于户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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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个体也会领导家庭决策,或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家庭收入;另一方面,人力资

本并非单纯来源于正规教育,技能培训也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表6报告了稳健性检验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更换代理变量之后,乡村人力资本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和缩小农村内部收

入差距的基本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参数估计的不一致性,稳健性检验还需关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互为

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本文并未对其重点关注。这得益于RIF回归方法的特点,相较于传

统估计方法需要满足变量外生的要求,RIF回归既能处理外生变量也能处理内生变量,这对人力

资本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起到很好的弱化作用,体现了RIF回归在

微观不平等问题研究中无可比拟的优势。
表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ln人均收入 ln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Gini 人均收入Gini
最高受教育年限 0.041*** -0.001**

(0.012) (0.001)
技能培训 0.178** -0.014***

(0.071)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截距项 7.665*** 8.085*** 0.075*** 0.062***

(0.409) (0.402) (0.019) (0.017)
样本量 578 578 551 551
R2 0.249 0.241 0.221 0.230

  注:篇幅所限,对于衡量内部收入差距的RIF统计量,表中仅报告了最为广泛使用的Gini系数,其他统计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

一致。对于RIF回归标准误,表中仅报告了稳健标准误,其他标准误基本保持一致

(四)调节效应检验

劳动力流动被认为是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既能促进农户增收,又有助于

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44]。然而,外出务工所需的非农就业能力受制于农户的人力资本水

平[48],促进农户外出务工离不开人力资本的作用[49]。前文提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下,

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状况的一个基础条件。因此,本文用农户外出务工经历作

为劳动力流动的代理变量,构建一个乡村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乘项,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

验劳动力流动、乡村人力资本和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
表7 外出务工对人力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2) (3) (4)

ln人均收入 ln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Gini 人均收入Gini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32*** 0.017 -0.002** -0.003***

(0.012) (0.012) (0.001) (0.001)
外出务工经历 0.033 -0.374 0.002 -0.035*

(0.081) (0.255) (0.005) (0.018)
户主受教育年限×外出务工经历 0.042* 0.004**

(0.025) (0.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截距项 7.850*** 7.990*** 0.067*** 0.080***

(0.427) (0.431) (0.020) (0.020)
样本量 578 578 551 551
R2 0.242 0.246 0.221 0.233

  表7中,列(1)和列(2)是在模型(9)的基础上加入外出务工经历和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外出务

工经历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此时的模型拟合程度更高,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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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外出务工对乡村人力资本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具有正向影

响,表现为协同效应。列(3)和列(4)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列(4)中交互项的估计

系数符号为正,且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外出务工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边际效

应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而增加。上述结论说明,外出务工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仍然发

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激励了乡村人力资本的收入增长效应,这与研究假设 H2的表述一致;但
外出务工抑制了乡村人力资本对农户内部收入的平衡效应。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具有较高人

力资本且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他们获得的非农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

的农业收入,外出务工时,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劳动力可以选择高技能型劳动,从而获得更高的

工资收入,他们由此成为村中的“富人”。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促使外出务工农户收入提高,

体现了上述协同效应,但村中的“富人”更富拉大了内部收入差距,又体现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务工

平衡效应的抑制。因此,注重对农村相对贫困户的人力资本建设,鼓励其外出务工,并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更完善的就业保障,将更有助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在提升农户整体收入的同

时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力图理清乡村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探索中

国乡村人力资本变化是否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基于

CRERFS2021调研数据,采用RIF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对农户增收和农村内部收入差

距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乡村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户平均收入增长;从分位数回归结果

可知,乡村人力资本的增收效果对收入水平在25%分位点以下农户更加显著,对低收入农户的

提升力度大于中、高收入农户,起到了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了更准确地观察人力资

本的平衡效应,用多种反映内部收入差距的统计量寻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和金融资

本中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因素,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的缩差效应最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在

发挥增收效应的过程中还会缩小农户收入差距;通过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划分,发现工资性收入是

乡村人力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渠道;受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劳动力流动是乡村人

力资本发挥增长和平衡效应的基础条件,劳动力流动激励了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但抑制了平衡

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改善低收入农户状况、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发展乡村教育,加快乡村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乡村教育财政投入,加大对财政困难地

区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对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的资助体系,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低收入农户;办
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合理撤并,加强乡村学校抱团联动,通过线上课堂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打造高

技能、高素质的乡村教师队伍,优先考虑乡村教师的职称评定、待遇提升和环境改善,定向培养更

多本土化乡村教师,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乡村任教。

第二,培养高素质农民群体,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增加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力度,从生活

水平、收入增长、产业发展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提升高素质农民的政策环境;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增
加职业教育投入,提升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为高素质农民的培养开辟一体化人才成长通道;

强化分类培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特征的农村劳动力,针对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制约因素,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保障高素质农民的生产率得到有效提高,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

第三,鼓励富余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完善进

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工资待遇、住房保障和就业环境等方面改善农民工境况,加快农

民工市民化进程,为区域间、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创造更简易顺畅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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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RuralHumanCapitalPromoteFarmersCommonProsperity?

XIANGXu,WENTao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perfectendingofpovertyalleviation
andtherealizationof“doubleexceedance”offarmersincomegrowthhavesignificantlyimprovedtheurban-ruralin-
comegap.Theinternalgapisanimportantdimensionoftheincomegap.Narrowingtheinternalincomegapinruralar-
eas,liketheincom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isalsoanessentialpartofachievingcommonprosperity.Based
ontheCRERFS2021surveydata,thispaperexploresthepathofincreasingfarmersincomeandreducingthegapfrom
theperspectiveofruralhumancapitalthroughRIFregressionanalysis.Theresearchfindsthatthechangeofruralhu-
mancapitalcontributestoboth“prosperity”and“sharing”.Itnotonlyimprovestheincomeoffarmers,butalsoincrea-
sestheincomeoflow-incomefarmersmorethanthatofmiddle-incomeandhigh-incomefarmers,becomingthekeyfac-
tortonarrowtheincomegapwithinruralareas;Bydecomposingdifferentsourcesofincome,itisfoundthatruralhu-
mancapitalhasanimpactontheincomeoffarmersmainlythroughwageincome,andhasnosignificantimpactonthe
incomechangeofotherchannels;Comparedwithothertypesofcapital,theimpactofhumancapitalismoreinclusive,
becomingthe“capitalofthepoor”thatcanbetterimprovethesituationoflow-incomefarmers;Rurallabormigrationis
animportantconditiontobreaktheurban-ruraldualsystemthatrestrictshumancapitaltoplaytheroleofincomedis-
tributionoffarmers,whichstimulatestheincomeincreaseeffectofruralhumancapital.Finally,somesuggestionsare
putforwardtorealizecommonprosperityfromtheaspectsofdevelopingruraleducation,cultivatinghigh-qualityfarm-
ersandencouraginglabormobility.
Keywords:ruralhumancapital;commonprosperity;internalincomegap;low-income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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